
“ 评 论
罗伯特”是
一 个 在 某
社 交 平 台
上 非 常 活
跃 的 虚 拟
机器人账号，只要网友在
发布内容时@“评论罗伯
特”，就会自动触发该账
号的评论模式。

作为人工智能，“评论
罗伯特”拥有快速的反应
能力和海量的段子，但它

之 所 以 能
够 在 众 多
机 器 人 账
号 中 火 出
圈，是因为
它 经 常 会

错误抓取信息，由此产
生许多令人啼笑皆非
的故障回复。比如它
曾经在“国考成绩”的
话题中评论：“加油啊，
还有316天。”让人哭笑
不得。

●网络新词语

评论罗伯特
董春妤

关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
传说中，他醉草吓蛮书这一
段流传最广。《警世通言》中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这篇虽
把李白的其他轶事都写到
了，但重点还是放在关于他
能读能写“蛮文”这件事上。

蛮文，是对当时落后于
大唐文明的，还处在蒙昧状
态的部落文字的贬称。按故
事中的说法，使用这种文字
的蛮邦，是渤海国。渤海国
的使臣送来他们国王写给唐
明皇的国书，是用蛮文写成
的，满朝文武无人能识。有
人推荐李白，说他能识且能
写。李白上朝前，提出要求，
他读完蛮文，如需他起草回
复，则要让他喝足美酒，且要
宰相杨国忠给他研墨，大太
监高力士给他脱靴。唐明皇
答应了，他才进殿。结果，他

不但读出了蛮文来书，还于
醉中起草了回书。渤海国大
使在他流利地读出其国书
时，已惊讶万分。接下来，他
一挥而就写出回书，并且念
给大家听，把来书的无礼，以
及渤海国王的狂傲颟顸，怼
得淋漓尽致，更将大唐的威
严强盛，凛然不可冒犯，表达
得清清楚楚。当场吓得渤海
国来使战战兢兢，只能回去
上报国君，建议臣服大唐，纳
贡交好。而杨国忠在这过程
中不得不为李白研墨，高力
士不得不为李白脱靴，令李
白心中大快。李白这样做不
是无缘无故的。此前杨国
忠、高力士在科举考试中，嫉
才妒能，刻意排斥李白，说李
白只配给他们研墨脱靴。李
白的报复，实在不算过分。

李白掌握外文，应是历

史上的真实情况。但他能读
能写的蛮文，究竟是什么文
字呢？故事里设定为渤海国
文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渤
海国的位置，大体在今朝鲜
东北方向以外。当时朝鲜半
岛上有新罗国，渤海国一度
附属于新罗国。唐朝时候的
渤海国人说一种渤海语，但
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自己的
文字。他们当时的官方文
书，还是汉字。我们现在看
到的朝鲜文，是15世纪才有
的。因此如果大唐时期渤海
国国王致书唐明皇，应该写
的是汉文，回复时，写汉文也
就可以，不存在使用“蛮文”
的情况。

那么如果李白通外文，
那是哪一种外文呢？历史
上的李白出生于701年，字
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

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
出生于蜀郡绵州昌隆县（今
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一
说出生于西域碎叶。《新唐
书·李白传》中明确写道：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
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
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
由此推断，李白可能是出生
于西域碎叶，童年在那里度
过，学会了那里的语言文
字，且能读能写，回到大唐
后仍可熟练读写。他醉草
的“吓蛮书”，应该就是写的
碎叶文。碎叶城于唐高宗
调露元年（679）建置，唐玄
宗开元七年（719）割让于突
骑施汗国。碎叶镇与龟兹、
疏勒、于阗并称为唐代“安
西四镇”，曾经多次修筑城
墙。唐代，碎叶城就是仿长
安城而建，位于今天吉尔吉
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
楚河流域的托克马克市附
近。碎叶文，应该相当于今
天的柯尔克孜文或吉尔吉
斯文，是一种表音文字。

所以，如果把李白醉写
“吓蛮书”故事里的渤海国改
为碎叶国，则更合理一些吧。

●三言卮谈

“蛮文”究竟是什么文
刘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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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琴师张凯

据《中国戏曲志·天津
卷》载，张凯（1898—1950），
河北省顺义县（今属北京市）
人，是民国时期天津著名评
剧琴师。他出生于梨园世
家，自幼随父张殿尊（梆子琴
师）学板胡，十五六岁开始在
北京天桥一带从艺。1930
年来到天津，投奔其弟张福
堂（山霞社打鼓师），加入该
社后负责评剧板胡，为刘翠
霞、桂宝芬拉弦。

张凯拉弦技巧娴熟，伴
奏富于激情，尤擅演奏慢板、
垛板，善用软弓、颜弓。演奏
慢板，弓满韵足，干净利落；

演奏垛板，指法多变。颇弓、
连弓音调清晰，严谨流畅，具
有自己的演奏风格。张凯很
尊敬刘翠霞，刘翠霞更佩服
张凯。在山霞社，自成立至
解体，张凯与其弟张福堂始
终为核心成员。

张凯曾培养了不少弟
子，如赵跃庭、东福顺、张进
德、金文南（小来子）、张桂
年 、李 元 林 、杨 锡 龄 等 。
1941年刘翠霞故后，张凯又
先后傍朱宝霞、桂灵芝、花
迎春、郭砚芳、新翠霞、六岁
红、莲小君等人，为她们拉
弦。在此期间名声日盛，同
业者纷纷登门求教。1948
年，张凯加入了著名的正风
评剧社，为羊兰芬、白云峰
等人伴奏。1950年病逝于
天津。

新凤霞在《演员与琴师
的合作是鱼与水的关系》一
文中，详细记述了张凯的一
些情况，为我们了解这位著
名琴师与刘翠霞、新凤霞的
合作关系提供了史料。

新凤霞的二伯父是一
位好琴师，京胡很不错。他
认为，“一个好演员得有好
搭档，就是同琴师、鼓佬的
合作。这叫左膀右臂。”有

一条好嗓子还得配一把好
弦子。新凤霞自14岁开始
担任主演，无论她走到哪
儿，一直记着二伯父的话。
她担任主演的第一个琴师
就是曾给刘翠霞拉大弦的
张凯。张凯原是刘翠霞的
琴师，张凯的弟弟张福堂曾
说过：“刘翠霞的唱法是金
嗓子，张凯的弦是玉弓头，
金玉一起才能满堂。”张凯
的大弦保调，音色美。他喜
欢新凤霞的嗓子，认为“刘
角儿（指刘翠霞）嗓子是非
我这把弦不可，小凤（新凤
霞的小名）这条嗓子真甜，
刘角儿不在了，我这把弦非
给小凤这条嗓子拉不可”。

张凯在拉弦时很保守，
因为有刘翠霞在先，所以
在给新凤霞拉弦时，只允
许新凤霞按照刘翠霞的唱
腔 走 ，不 许 有 一 点 点 创
新。他跟刘翠霞合作多
年，认为唱评戏就必须唱
高调，就得走刘翠霞的唱
法。但新凤霞对此有不同
意见，她觉得评戏不改变
唱法，一味地只讲拔高，把
演员唱死也没有人听。于
是二人有了分歧，不久后
张凯离开了新凤霞戏班。

十二、自由基是导致血

压上升的元凶（2）

☉血压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的心脏通过不停地

收缩和舒张来产生动力，帮
助血液将氧气和养分输送到
全身各个地方。当心脏收缩
时，动脉内产生的压力叫作
收缩压，也就是高压，代表血
压上升的高峰；当心脏舒张
时，动脉血管弹性回缩产生
的压力叫作舒张压，也就是
低压，代表血压下降的低
谷。如果实时监控我们的血
压，监护仪上不会只是两个
数字，而是出现连续的波形，
就像不断翻腾的海浪，表明
我们的血压处于上升，下降，
再上升，再下降的变化中。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收缩
压的范围是90～140mmHg，
舒 张 压 的 范 围 是 60～
90mmHg，如果高于这个正常
值范围，就表明血压偏高。

☉影响血压的关键因素
人的血压并非固定不变

的，当我们运动的时候，血压
会升高；当我们躺着睡觉的
时候，血压会降低；在其他不
同的情形下，血压也会出现
不同幅度的变化。这是为什
么呢？

由于血压是心脏泵出
的血流对血管产生的压
力，很多人自然会把心脏
当作影响血压的决定性因
素，认为心脏的动力强，血
压就高；动力不足，血压就
低。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观
点。而事实是，只要身体
健康，心脏的动力并不会
有太大的差别，不会时强
时弱，也不会有的人特别
强、有的人特别弱。

既然责任不在于心
脏，那自然就落到血管身
上了。我们的血管就像树
根一样，有粗有细，而且会
随着体温、睡眠、情绪、血
液流通情况等扩张或收
缩，这才是引发血压变化
的关键因素。

健康的血管富有弹
性，内壁光滑又平整，可以
安全、顺畅地将血液输送到
人体的各个器官。正如家
里的自来水管用久了会结
出水垢，血管用久了也会
“锈迹斑斑”。如果把血管
看成以心脏为中心、维系全
身器官的大运河，把血液看
成河道里奔腾的流水，那么
血管里的斑块就像堵在河
道上的石头和泥沙，容易造

成“淤塞”。血液过不去，
不但会导致身体各个器
官的细胞失去补给，分
分钟闹罢工，还容易决
堤，全线崩溃。

血管里怎么会出现
斑块呢？元凶就是自由
基。血液中含有低密度
脂蛋白，顾名思义，它是
密度较低的血浆脂蛋白，
负责将胆固醇运送到组
织细胞中。体内过剩的
自由基会使低密度脂蛋
白发生氧化，变成所谓的
坏胆固醇，坏胆固醇不但
会损伤血管壁，还会附着
在血管壁上，致使血管壁
变厚，结果就是血管变
细、血压上升。

连载连载

我家门前那条清粼粼的
小河，有个好听的名字——
芳流。一年四季奔涌着，流
淌着，从不疲倦，好像随时
都有高兴的事儿，忍不住要
发出会心的笑声。同河水
一起流淌的，是祖辈们生生
不息的汗水和拓荒岁月，诉
说着一代又一代芳流儿女
繁衍生息的故事。我从小
在河边摸爬滚打，稍大点就
开始放羊打猪草、砍柴放
排，不知不觉还捎带着学会
了游泳。可以这样说，我是
喝芳流水长大的，是在芳流
河里泡大的，芳流装在我胸
中，永远挥之不去。

这水不大也不小，总是

恰到好处，一辈子谦卑，放低
着姿态。所有路过的人都要
对它高看一眼，发一声感叹：
“好清的水呀！”芳流的水清，
芳流的水甜，清澈见底，没有
杂质，捧起来就可饮用。

前些年，我家门前没有
桥，只有跳石，像书法家写出
的省略号，很有艺术性。所
谓跳石，就是在河中摆放一
列大石块，匀称地给水留出
通道，人在上面踩踏就像踩
在琴键上，跳跃而过，中途不

能停顿。如果把握不好平
衡，就会落水湿脚。虽然名
叫跳石，其实是人在跳，石头
纹丝不动。

我学写的第一篇散文，
写的就是这条河，题目叫《春

水悠悠》。第二篇散文写的
还是这条河，题目叫《我家门
前的这条小河》。芳流，加之
老家的名字草鞋垭，极普通
的几个字放在一起，产生了
一种莫名的美感，引得一些
读过文章的文友哪怕绕道也

要来看看，还想去追根溯源，
找到准确的发源地。

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
拜望这条河，扶膝下到河
边，十指并拢，掬起一捧水
一饮而尽，再掬起一捧水浇
到脸上。每次见到这条河，
就像见到老熟人，格外亲
切，却又是君子之交，不藏
不掖，无色无味，透明得如
同清新之气。

最近老家的朋友知道我
在上海，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正好有便车过来，特意捎了
几桶芳流河的水来。亲不亲
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马上
倒一杯一饮而尽，说不出的
那种味道，让人想流泪。

门前小河叫芳流
黄开林

一个文人如果做多方面的工
作，其重视程度必有不同，而别
人、后人往往另有看法。

以历史上的几位名人为例。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讽喻诗、闲
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他重视前
两种，特别是那些直接干预当下
社会政治生活的讽喻诗，因为这
些作品“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
阙”，具有积极意义；闲适诗的内容是吟玩性情，表现
自己独善其身的修养，也是有价值的。至于其余两
种，他认为并不重要，将来编集子可以删去。

这是白居易本人的看法，而读者的反应却相
反。白居易在写给好友元稹的论著《与元九书》中写
道：“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
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长恨歌》等属于感
伤诗）这是典型的轻变为重，而重化为轻。

又如苏东坡，后人重视的是他的诗词文章，而他
自己以为这些都不重要，他最重视的是自己对于几部
儒家经典的研究著作，即《易传》《书传》《论语说》。他
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抚视《易》《书》《论语》三
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谕。其他何足道。”

再如近代大师林纾，诗文书画皆佳，而最为世人
所知者是他翻译的外国小说，读者甚多，影响极大。
但他最重视的是自己写的古文，自诩为归有光之后
三百年来的第一人。而如今林氏的古文似乎很少有
人拜读。

诸如此类的例子尚多。很难说这些人没有自
知之明，其间的原因比较复杂，也各有不同，或有
变化——白居易对自己诗作的态度，后来就颇有变
化。凡此种种，这里都无从深究。

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启发，如果我们现在做的
工作也有几个不同的领域，务必要注意，那些对自己
来说并不太重要的侧面，也绝不能草率从事——说
不定别人或后人更看重这方面的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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